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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江 一 浩 荡 ， 离 悲 足 几 重 。”

2021 年 3 月 7 日深夜，惊闻朋友徐宏

离世的消息，心情格外沉重。就在春

节前后，我曾两次联系去医院看望

他，都被他以医院疫情管控为由婉

拒。10 多天前和他通话约好，疫情

过后我俩抽空一叙，没想到这次通话

竟成永别之言。

徐宏是湖北浠水人，博士毕业于

武汉大学的国际法专业，系中国驻荷

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兼任中国国际

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今年刚 57 岁，

一年前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归国治

疗。我和他相识于 2018 年春，他时

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来中央党校参

加进修学习，我被中央党校哲学教研

部派驻该班任教学组组长。根据学校

课程安排，开学之初的两周，他们班

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第

一次参加他所在支部党小组讨论，他

结合 《共产党宣言》 导读课的学习，

从国际法视角谈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认识，他发言中体现出的思

想锐利性和逻辑清晰性，给我留下了

比较深的印象。在对学员发言作点评

时，我希望他能以这次发言内容为起

点，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写出一篇优

秀结业论文。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一直非

常关注我给他提出的建议。我给他所

在的班次授课时，他经常和我交流探

讨课程内容的相关问题，有一次，我

给学员讲授“基督教伦理与现代西方

文明”课程，那次课后有不少学员和

我交流探讨问题，他远远地站在后

面，一直等其他学员谈完后，才走上

前来和我交流。我们在附近的掠燕湖

畔边走边谈近半小时，主要听他谈听

课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

问题的思考。通过多次课后交流，让

我对他在党校期间认真学习的态度感

到由衷钦佩。

我建议他写一篇“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国际法”的论文，后来这篇

论文刊发在中央党校报刊社的 《理

论动态》 上，文章刊出后他特别高

兴。之后他提出让我做他的结业论

文指导老师，我愉快地答应了他的

请求。结业前夕，他又多次找我探

讨 论 文 写 作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各 种 困

惑，并请我提出修改意见。他对待

结业论文写作的态度极为认真，在

论证方法和资料搜集各方面都下了

很大功夫，最后他的论文得到 93 分

的成绩，获得了所在答辩组老师的

高 度 评 价 。 结 业 后 回 到 工 作 岗 位

上，他又百忙抽暇，再接再厉，对

论文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再次

征 求 我 的 意 见 ， 此 文 后 来 发 表 在

《国际法研究》 2018 年第 5 期，并被

《新华文摘》 转载。围绕该论文进

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

他都及时反馈给我。徐宏出任中国

驻荷兰大使之后，2019 年暑期回国

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随后又到

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周的驻外使节

培 训 。 他 还 特 意 将 登 载 他 文 章 的

《新华文摘》 相赠。这次见面我们

畅谈很久，对国际关系及国际发展

大势的一些相关问题，他结合自己

的工作经历和研究心得，做出了深

入细致的分析。他这种在工作中勤

于 思 考 和 研 究 的 精 神 深 深 触 动 了

我，也使我对“天下快意之事莫若

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有了更加切

己的身历心悟。

中央党校历来鼓励教师与学员之

间、学员相互之间切磋交流，实现教

学相长、学学相长。人们习惯上把党

校老师称为“教员”，其主要职责是

帮助党的高中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自觉锻造过硬党性。来党校学习

的高中级干部不称“学生”，而是称

“学员”，他们不但有着丰富的从政经

验，很多人还是所在领域的杰出专

家。正是教员和学员的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才更好促进了教员与学员之

间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的相互提高。

回顾和徐宏结识并逐渐了解的过程，

梳理三年来和他点点滴滴的交往细

节，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央党校“教

学相长”四字的理解。正所谓：“以

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

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

从徐宏始终勤勉工作，又不断提

高自己学识水平的人生修为中，我感

受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范。他亲身参与过香港基本法的起

草工作和南海争端的处理过程，中国

和很多国家缔结的条约文本都有他的

付出，他有比较深厚的国际法造诣和

丰富的外交经验，为推动我国国际法

研究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为实现我国

国际法理论研究与法务实践的紧密结

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想我们党和国

家的事业不正是依靠像徐宏这样一大

批优秀共产党员的勤勉奉献才不断推

向前进的吗？中央党校正蒙斋前有一

副对联：“君子温其如玉，大雅卓而

不群”。我心目中的徐宏就是这样一

位谦虚勤勉、忠厚儒雅，充满君子之

风的学者，一位优秀的国际法专家和

外交大使！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哲学教研部教授﹞

据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二卷第 429—430 页记载： 1955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阅苏共中央社会科学

院格列则尔曼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

院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的信。”“毛泽

东阅后写一批语：‘很感兴趣地看了这

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此事

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来做一次

考证。

1955 年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给

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寄去了“马克

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

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马克思列宁学

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两份材料。

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在教研室会议上

讨论了这两份材料，在此基础上，教研

室主任格列则尔曼教授给中共中央高级

党校 （1955 年 8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

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

校”，简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

长杨献珍来信，全面反映了他们教研室

讨论的情况。1955 年 9 月 17 日，《人民

日报》 发表了格列则尔曼教授的这封

信，并配发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这里我们发表苏共中

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格列

则尔曼同志给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

（原为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 校长

杨献珍同志的一封信。格列则尔曼同志

在这封信里所谈到的‘马克思列宁学院

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

教学总结’和‘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

哲学教学的经验’这两份材料，曾分别

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期‘学习’杂志和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本报上发表。”

“理论与实际联系，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历次强

调过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

证明了这一点。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党整风学习

的经验，具体地贯彻了理论与实际联系

的教学方针，在哲学教学中获得了好的

成绩。格列则尔曼同志在这封信里强调

指出了这一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介绍了

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提出了苏联同志

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对于中

国的哲学教学工作是很重要的。”

关于格列则尔曼教授来信的内容，

这里摘要如下：

一是，对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以及在哲学

教学中获得的好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如：“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

最宝贵的方面。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

主义精神。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

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实际联

系的结果，理论原理成为听讲者最容易

领会的东西。”

又如：“你们在表明世界观和实际

工作，党的和国家工作的作风之间的有

机联系方面的努力，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使学员们了解到，他们所学到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诸问题，同任

何实际工作都有直接关系。他们应当利

用这些东西，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

还如：“听讲的同志们应当把他所

学习的课程和改造自己的观点联系起

来。他们应当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的世界观，大胆揭发自己以往的错

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检查

自己的实际活动。毫无疑问，这种自觉

的实际的自我批评，乃是创造性地掌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法。”

二是，介绍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

比如：“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

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

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第二 ，必须反

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这

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

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

“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

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总是人们的世界观的

缺陷造成的结果。当然，政治斗争当中

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

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

人主义等等的结论来，那末，我们就有

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

三是，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

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当中引用

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当然，

我们了解到，由于在马克思主义著作

中，这些问题研究得不够，这样做是有

很大困难的。”

最后，信中提道：“对你们写来的

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学经验，我们感

到浓厚兴趣，因此，我们向‘哲学问

题’杂志提出建议，把这一经验在这个

刊物上发表出来。今后苏联和中国的哲

学家如果能建立一种经常交流经验的联

系，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

苏两国之间曾有过相当广泛的学术访问

与交流学习，但是像这样就干部哲学教

学方法所进行的深入的业务对话和交

流，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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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人生境界与审美意趣

□□ 孙羽津

提起唐代文学家韩愈，人们并不

陌生。“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自然逸

趣，“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谆谆劝

勉，“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

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的人生慨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

自量”的揶揄讽刺，都出自他的杰

作。近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热

情地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

三军之帅”——韩愈用如椽之笔振起

了八代以来的衰敝文风，坚定地维护

儒家思想地位，振起世人的精神力

量；他忠言直谏，不惜触怒一国之

君，他勇毅果敢，折服了犯上作乱的

藩镇统帅。后人评价韩愈具有“立

德、立功、立言”至高境界，韩愈的

各方面成就与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丰

富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

韩愈 （768—824 年），字退之，

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唐之世，幼年丧父

的韩愈颠沛流离，跟随兄嫂从中原到

了岭南。少年时代虽然辛苦遍尝，却

也开阔了视野，坚定了意志。他发奋

攻读诸子百家，对儒家经典产生了浓

厚兴趣，并立志发扬古代圣贤的道德

精神。然而，在那个佛、道二教昌

盛、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坚守

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

之志不敢存”信念的韩愈，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20 岁那年，韩愈来到长

安城参加科举考试，面对着长安城的

繁华锦绣，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

撞。他在 《复志赋》 中感叹道：“惟

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竞乘

时而附势兮，纷变化其难推；全纯愚

以靖处兮，将与彼而异宜。”生活在

这个竞相追名逐利、人心变化莫测的

都城里，韩愈产生了本能的疏离与拒

斥，然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一切，

勉力求仕立身。韩愈这一时期的作

品，除了他不得已写给达官贵人的自

荐文章，还有一首留给自己的诗——

不饰比兴、直面心灵的《出门》：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

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

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

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

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在高轩骏马、崇楼杰阁之外，是

孑然一身的青年韩愈。他的“出门无

所之”，与其说是建筑空间和人际关

系上的无所依凭，不如说是心灵的无

处安顿。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

“与世实参差”的理想信念固不可

违，一味崇尚“幽独”、避世亦不可

取。于是，韩愈笃志“开卷”，追仰

圣贤，澡身浴德；同时满怀自信地

“出门”——打开心灵的门窗，脚踏

实地，注目当下，在一条尚未通达的

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从“与世实参

差”的茫然与无奈，到“且于此中

息”的从容与笃定，这朴拙诗句中蕴

含着的真醇与弘毅，或许能给千载之

下常感疲惫和焦虑的人们带来一些

“若相期”的慰藉吧。

当“出门各有道”的读书人渐染

于宦游旅尘，有的仕宦显耀、趋竞党

伐，有的明哲保身、诺诺充位，有的

一蹶不振、郁郁终生，而韩愈始终不

忘初心，坚守着独立的人格，砥砺着

弘通的品性，心系着家国天下。披读

韩愈诗文，《原道》《师说》《论佛骨

表》是赓续中华文化传统、针对现实

补偏救弊的千古宏论，《平淮西碑》

《元和圣德诗》《征蜀联句》是对唐代

中兴的热情赞扬，《伯夷颂》《子产不

毁乡校颂》《太学生何蕃传》 是对古

今贤士的追摹称颂，《讳辩》《苦寒》

《归彭城》 是对现实社会丑恶虚伪的

讽刺批判，《五箴》《秋怀诗十一首》

《琴操十首》 是困顿仕途之际的自警

自期。可以说，这类篇章都充分展现

了韩愈的思想境界、家国情怀和艺术

造诣，有着跨越古今的永恒魅力和文

化价值。

除了这些宏大的主题之外，韩愈

还留下了不少与友朋交游唱酬之作，

徜徉于审美人生，别有一番意趣。如

著名的《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

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

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

肯来。

雨后的长安，轻阴褪散，楼台熠

熠于朗照之下，花树摇影于澄泓之

中，这一幅盎然春色，直教人襟抱顿

开。韩愈暂时搁置了烦冗公务，与友

人张籍一道加入曲江春游的人群，恣

意观览之际，忽然想起另一位友人未

至。于是，在前三句写尽流丽春景之

后，结入口语化的问询，意谓能有什

么繁忙的事，让你抛舍这美好春光

呢？亲切关怀间，颇带惋惜之意。同

时，韩愈借问友人之“忙”，也衬出

了自己的宽闲心境，为小诗增添了几

分意趣。

这位“不肯来”的友人，就是唐

代的另一位大文豪白居易。白居易见

到韩愈的赠诗后，随即和作一首：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

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

头。”原来白居易也不愿辜负这春

色，只不过不想去“冲泥踏雨”罢

了，他的小园红樱上的春意闲情丝毫

不输曲江花树呢。一样的闲情，群游

得之，独处亦得。这便是唐代文人与

自然相通、与性灵相契的审美生活。

到了第二年早春，韩愈偶然的一

次独处静观，成就了另一佳作，那就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春呈水部张十

八员外二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

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

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

未深。

所谓的“天街”，在长安城的中

轴线上，因直通宫城的承天门而得

名。承天门以外的皇城，是唐王朝中

央机构所在地。此时的韩愈，正处于

一生仕宦的巅峰，官居吏部侍郎，其

官署就在天街以东。从第二首的“官

忙”和“凭君先到江头看”可以看

出，韩愈比去年曲江春游时更加忙碌

了，他只好先请张籍去曲江看看春意

几许，而自己只能利用处理事务的间

歇，在衙署周围吟咏春景了。即便如

此，早春时节最动人心弦的一幕仍被

韩愈捕捉到了：在酥油一般温润的细

雨中，远观近取，草色依稀，似有还

无。在韩愈看来，这不但是早春胜

境，而且是一年到头最好的春光。相

比而言，春日皇都里的浓烟密柳、繁

花锦绣，本是无人不赏、无人不爱的

盛景，韩愈去岁不还称赞过“曲江水

满花千树”的华美吗？然而，物壮则

老，盛极而衰，怎如含润于细雨中的

一川浅草，正见得孟春时节“天气下

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的机趣与

曼妙，其间酝酿着无限生机、无限希

望、无限可能。面对此景，“官忙身

老”的韩愈，是否也回想起了自己初

入长安、“年少逐春”的那段青葱岁

月呢？

从“出门无所之”到“官忙身老

大”，韩愈用一生的创作向人们坦示

了周游于理想与现实、天地与人生间

的真醇之心。他的作品，在当时就产

生了广泛影响，很多文人都向他请

益，并以“韩门弟子”相称。韩愈身

后，作为弟子兼女婿的李汉将其遗作

编为 《昌黎先生集》。宋代以后，韩

愈文集的刊刻和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文人士子们“非韩不学”，欧阳修、

朱熹等一大批名流在韩愈文集的校订

整理上不惜倾注大量心血。有幸的

是，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宋代流传

下来的刊本，比如魏仲举编《新刊五

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

编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莹中

编 （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 等，

这些海内珍本相对完整地呈现了韩愈

作品的面貌，体现了宋贤整理韩集的

卓越成果。到了明清时期，韩愈被公

认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集的校

勘、注释、评点也持续不断展开。直

到清末，韩愈文集一直都是历代读书

人案头必备的要籍，其中的一些经典

篇章，甚至成为私塾里的启蒙课文。

20 世纪以来，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

校注》，钱仲联 《韩昌黎诗系年集

释》，屈守元、常思春主编 《韩愈全

集校注》等先后问世，近年来，又有

多种全集、选集不断涌现，为读者提

供了可信而丰富的读本。与此同时，

大批学者运用现代的眼光对韩愈思

想、文学成就做了深入细致研究，形

成了“韩学”的规模和气派。其中颇

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论

韩愈》，他将韩愈的文化意义置于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

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坐标

之中，这对于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亦不

无启示意义。可以说，韩愈诗文的历

代流传、品鉴与研究，不仅让今天的

人们有机会从不同视角走近韩愈的大

块文章，同时映衬出千年以来中国文

学史、文化史的沧桑嬗变。

——韩愈诗文漫读


